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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 藏 中 医

———早期《北京中医》《中医杂志》报国寺发现回家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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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. 北京市西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07 号，100033; 2. 北京中医药大学)

2009 年 3 月的一天，我们在逛报国寺收藏品
市场时，发现在西配殿南侧靠墙的书摊上有一摞约

半米高的发黄杂志，用粉红色的塑料绳捆着，最上

面一本用透明玻璃纸套着，可以看到 “《北京中
医》第一卷第一期，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五日”的
字样，从收藏的角度看，一般创刊号都是比较珍贵

的，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上前随便翻了一下，下
面是《中医杂志》，从 1956 年至 1959 年的，序号
较全。因笔者与《中医杂志》副总编是大学同学，
就给她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。得知早期的 《中医
杂志》实物已缺藏，同时了解到 《中医杂志》的
前身就是《北京中医》。闻听此言，我觉得这些刊
物具有珍贵的史料和学术价值，我一边应答着同学

的电话，一边跟摊主询价，最后花 500 元买下了这
一摞杂志。回家打开一看，共 81 册杂志，其中
《北京中医》和 《中医杂志》有 1951 年 1 册、
1953 年 1 册、1954 年 4 册、1955 年 2 册、1956 年
12 册、1957 年 12 册、1958 年 10 册、1959 年 19
册、1960 年 1 册、1965 年 10 册，以及医药结合资
料等其他医学刊物。

1 这些珍贵资料的保存者或许是王水先生及其家人

在《北京中医》1954 年 5 月号、6 月号、11
月号、12 月号的封面上，均盖有红色的 “赠阅”
印章，依照以往的惯例，发表文章的作者是要送一

本杂志赠阅的。又翻看杂志中 《本刊投稿规则》
中，有来稿刊登后 “赠送本期刊物一册，酌送稿
酬”的说明，而作者姓名在这 4 册杂志中都出现
名字的，只有 “王水”先生一人，依此我推测这
套资料的原主人为王水先生和他的家人的可能性较

大。查找王水先生的履历、经历不可考，网络上也
没有找到相关资料，但是从他的连载 “常用中药”
可以看出，王水先生应是当时的一位比较有学术造

诣的中医学者。无论如何，这些期刊杂志能够保存
60 多年，能够保留新中国中医发展的珍贵历史信
息，这些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感

谢王水先生及其家人，也感谢把这些资料搜集起来

带给我们的摊主。

2 藏品中的几个信息

1) 北京中医学会成立的准确时间为 1950 年 5
月 30 日。《北京中医》第一卷第二期中，《通报·
秘字第一号》《北京中医学会成立一周年工作收获
之我见》《北京中医学会组织系统表》等文章，详
尽记载了北京中医学会成立的时间、经过、组织机
构、人员、分工等重要史实，为研究北京中医学会
的早期历史提供了准确、详细、权威的文献资料。

2) 北京中医学会的地址的变迁。1951 年在
“北京内一区八面槽 23 号”，1953 年至 1954 年 12
月在“北京西四北大街路东 31 号”。《北京中医》
第 1 卷第 2 期的封三上记载着北京中医学会的地址
在八面槽 23 号。过去从东安市场往北延至灯市西
口一带称为八面槽大街。1953 第 8 期的封底写有
“本市零售处: 北京西四北大街路东 31 号北京中
医学会”; 1955 年改成《中医杂志》后，地址仍在
北京西四北大街 31 号，记载明确无疑。

3) 《北京中医》杂志社地址的变迁。1951 年
也在“北京内一区八面槽 23 号”，可能与北京中
医学会在同一地点办公; 1953 年至 1954 年 12 月
在“北京前外打磨厂一八六号”，1953 年第 8 期
“北京中医月刊稿约”第 12 条: “来稿请寄北京打
磨厂一八六号北京中医月刊社”; 1955 年改成 《中
医杂志》后，地址变成 “北京西四北大街 31 号”，
与北京中医学会地址相同。

4) 北京中医学会针灸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委
员是朱琏。在《北京中医》第一卷第二期《“针灸
疗法”与坐骨神经痛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: “中
医学会前天成立个针灸委员会，有北京针灸名家，

医师，来宾首长，借 ( 东单) 三条医联开的成立

大会，好热闹，你所推许的那位朱琏局长，我们大

家已经推举为主任委员”，由此推断朱琏为第一任
主任委员。笔者还从网络上查到 《人民日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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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 年 5 月 24 日第 3 版由董必武夫人何连芝写的
《毛泽东勉励朱琏医生: 针灸不是土东西，针灸要
出国》的文章，部分摘录如下:
朱琏同志是我们党内最早响应毛主席关于西医

学习中医号召的一个女医务工作者，也是我们党内

最早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以及近代
科学知识，研究祖国医学宝贵遗产针灸疗法卓有成

效的一位女大夫。当时，她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卫生
部和华北卫生学校的领导工作。董老是华北人民政
府的领导干部之一，朱琏同志经常关心董老的身体

健康。全国解放以后，董老生病时还常请她来进行
针灸治疗。
董老早就认为针灸疗法有许多优点: 工具简

单、疗效好、不用药、花钱不多、方便易行，应当
大力推广。1948 年，在华北人民政府时，董老就
支持朱琏同志搞中西医结合的平山医疗实验区; 新

中国成立之初，董老又大力支持朱琏同志在北京创

办第一个针灸研究所 ( 应是指北京中医学会针灸

委员会成立并任第一任主任之事) 。
董老还热心地为朱琏同志所著 《新针灸学》

第一版撰写了序言。另据网络报道， 《新针灸学》
的出版，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广泛重视。朝鲜、越
南、苏联等国，分别译成本国文字出版。1954 年
修改的《新针灸学》再版后，毛泽东主席在一次
便宴上，举杯祝贺针灸万岁，并对朱琏说: “针灸
不是土东西，针灸要出国，将来全世界人民都要用

它治病”。
5) 中医研究院的成立时间。在 1956 年第 1 期
杂志的封底有一幅照片，在下面的照片说明是:

“中医研究院已经在本月十九日 ( 应指 1955 年 12
月 19 日———编者注) 宣告成立，这是一件具有历
史意义的大事。今后我国医学界将会在他的统一指
导下有组织地发扬祖国医药遗产，为社会主义服

务”。在封三上有 6 幅照片，在照片说明中说:
“中医研究院从全国各地聘来三十多位著名中医已
经正式参加中医研究院工作”，设有内科研究所、
外科研究所、中药研究所、针灸研究所、图书馆、
和“附属医院在北京西郊风景区，暂设一百张床
位”，这里说的附属医院应该是现在的西苑医院。

3 收藏的最高境界是安置好藏品

人生百年，藏品到了藏者的身边，实际上是让

他好好保管几十年，然后终究还是要交出去的，所

以收藏的境界不是为了占有，而是努力把藏品放到

一个最佳的位置上。
我们所收藏的这些杂志作为纸张放在自己家

里，其实是时时不放心的，纸张易老，家中毕竟温

度湿度等均不是最佳，原本想闲暇时细细研究诸位

医家的经验，考证当时的历史细节……不想人到中
年，事务缠身，总是不能心静，这些藏品一放就是
6 年过去了。想到收藏这些杂志是因为同学说中医
杂志社缺少早期杂志实物，当初就有送她们回家的

想法。只是当年影影影绰绰的人和物，小心翻看相
关内容时，得以了解了详情，存着研究、考据的想
法，所以拖到现在。
《中医杂志》是我们中医界学术声誉最高的杂
志，在我们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都受到过 《中医
杂志》的影响帮助，我的最初的几篇论文也是在
《中医杂志》发表的。所以， “让藏品回家”是安
置这些杂志的最好选择。2015 年 8 月，我们在北
京中医药大学举办了毕业 30 年同学聚会，我在这
个时候和同学们表示了要把这些杂志捐献给中医杂

志社的想法，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赞成。
想到很快要与这些杂志分离了，以后再翻看的

机会几乎是没有了，且从收藏的角度讲，对纸质藏

品也是不能过多翻看的，思考再三，还是决心拍照

留下记录，一是我现在没有时间，只能留待以后有

时间再去研究，二是很多的历史信息都是在封底、
封面和一些页面之间保留着，所以我最终还是决定

先拍照保存，拍照完成后一定要让藏品带着这些照

片回家。
在拍照进行期间，中国中医科学院迎来了成立

60 周年的庆祝，也适逢 《中医杂志》创刊 60 周
年，更喜闻屠呦呦研究员因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，

这是中国第一个科学诺奖，而屠呦呦研究员是第
17 位获科学奖的女科学家，这一切皆是来源于盛
世中医。我也希望通过这些留存的杂志照片，能让
一些历史细节得以保留。
送走了这些宝贝，我是完全放下了负担，一身

轻松，只剩满心欢喜。

4 收藏中医

说到收藏，我一生中最成功的收藏是收藏了中

医。50 年前，我听到了一个伟大的预言: “中国医
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”， “针灸不是土东西，针
灸要出国，将来全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治病”; 35 年
前，我加入其中并成为终生的职业; 现在，我看到

了这个预言的实现并凭借我所学的针灸环游了地

球。收藏中医，得之于祖祖辈辈的流传，还将会传
之于子子孙孙，广播于全世界。
这是任何一个收藏者所能经历的最成功、最美

丽的收藏过程了! ［编辑: 柴倩云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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